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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吕梁魅力吕梁
精彩故事精彩故事

走基层 讲故事

本期主题：

记录者

山西晚报：十多年抢救性
的采访，有令您难忘的人吗？

杨晓峰：侯荻。我为什么能
坚持做这件事，并且想干到底、干到
老，也是因为这位老人对我的触
动。侯荻是在吕梁战斗生活过12
年之久的抗战女兵，是岚县完小的
第一个女校长。2013年12月我去
北京采访她时，她送过我一本回忆
录《岁月回望》和一本《晋绥青干校
简史》。尤其这本《晋绥青干校简
史》非常珍贵啊，不光是从史料的价
值来说，还有它诞生的过程。

这本《晋绥青干校简史》是侯荻
近九十岁时组织北京在世的晋绥青
干校的老师和学生回忆出来的，当时
侯荻双目视力只有0.01了，青干校
北京在世的也就五六个人了，也都八
九十岁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隔三差
五相约在北京地坛公园见面，都是家
属或保姆推上轮椅相聚，共同回忆、
共同讲述，找人记录，才有这本《晋绥
青干校简史》。他们真不想让人把这
段历史忘记啊！这种精神令我感动、
让我敬佩，我有什么理由不坚持，不
去赶快挖掘和记录呢？这位老人更
加坚定了我追寻吕梁红色史的决心，
我要做到我走不动的时候。

山西晚报：这么多年的追
寻、拍摄，您也收获不少。

杨晓峰：我能说起很多不为
人知的那段红色历史的细节，而我的
口述史和文献纪录片，不仅获过奖，
也成了许多革命后代珍藏记忆、寻觅
历史的脚本。还有那个我去过无数
次的离石交口高家沟村，第一次去荒
草满院、窑洞颓塌，后来我从史料中
发现，这个破败的院子竟然是1946
年西北高级军事会议召开的地方，是
一处重要的革命遗址。经过我多方
呼吁后，这里现在成了“高级军事会

议纪念馆”。很欣慰。
山西晚报：我看您还有“天

扬故事”公众号和视频号。
杨晓峰：它们既是我的备忘

录和记事本，也是吕梁山的一张红色
名片，我在这里传播我拍摄的吕梁红
色历史。“天扬”就是“天道酬勤、扬播
美名”。很多人通过这个公众号和视
频号留言称赞我，是对我极大的鼓
励，也有更多的人知道我在做这件
事，这是我精神上最强大的支柱。晋
绥文化教育基金会副会长段晓飞还
专门联系我，把开国元勋李井泉之女
李力清、开国中将杨秀山之子杨晓
哲、开国中将廖汉生的秘书李迎选这
些专门研究晋绥革命史的人的文章
和视频发布到我的公众号上，说明他
们认可“天扬故事”。

山西晚报：接下来还有什
么拍摄打算？

杨晓峰：促进纪录片《中共中
央西北局在吕梁》《晋绥日报漫忆》
的出版，完成《吕梁山的贺龙中学》

《青塘第一野战军医院》《寻迹西北
农民银行》《红军东征》的拍摄制
作。我现在学会航拍了，比以前拍
的画面美了，信心更足了，哈哈！

山西晚报：还有这么多片
子！十多年保持这样的精气
神，您总结过是为什么吗？

杨晓峰：一是因为吕梁这块
土地不简单，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还
是民间艺术的海洋；二是做这件事的
人少；三是采访过的老人的激动模样、
流泪的样子、动情的讲述都印在我心
里。想想这些我就有精气神了。而
且可采访的晋绥老人越来越少，很多
鲜活的历史细节就要被带到了另一
个世界了。我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拍

（憨笑）。我希望将来能建一个小小的
红色吕梁口述史馆。

杨晓峰杨晓峰：：用用1515年做一件事年做一件事
记录红色吕梁记录红色吕梁

□ 文/图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他熟悉晋绥历史上每一个故事，也熟悉五湖
四海曾经在吕梁战斗过的革命者及其后人；他在
黄河边上每道圪梁梁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也
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民房院落里留下了负重的身
影；他听老乡们讲述了无数即将被时光抹去的历
史印迹，也听过红色吕梁革命史亲历者诉说那段
峥嵘岁月……

他，是杨晓峰，60后，吕梁电视台纪录片制作
中心主任。

为了把红色吕梁革命史变为更为鲜活的口述
史，15年来，杨晓峰自掏腰包走过全国几十个城市，

采访了1000多名亲历者、见证者，以口述实录的形
式拍摄了二十多部纪录片。他的采访对象都是晋绥
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有开国将帅和他们的后代，
有晋绥军工及其后人，也有许许多多普通的房东大
娘、吕梁奶娘、送粮群众和八路军战士……他们中很
多人在接受完杨晓峰的采访后不久就去世了。杨晓
峰的拍摄，成为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影像，也成
为他们给这块英雄土地留下的鲜活注脚。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调研，
第一站就是吕梁。总书记说：“革命战争年代，吕梁
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一

定不能忘记为革命成功抛头颅、洒热血的前辈们。”
七一前夕，杨晓峰坐在了我的对面，衣着朴

素，不善言辞。可一旦进入主题，谈起红色吕梁、晋
绥前辈，他言语马上激动起来，说到兴奋处还要给
我用双手比画。

杨晓峰用15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记录红
色吕梁革命史，他说：“再不拍就没有了嘛！”一句
话诠释了所有。他的坚持、他的艰辛、他的付出，都
融化在他急切的表情和简单的话语中。他的目的
只有一个——让后代知道并记住，吕梁是一片英
雄辈出的土地！

山西晚报：15年来拍了哪些有关红色吕梁
革命史的纪录片？

杨晓峰：拍了二十多部，《中央后委在临县》
《红色吕梁》《红色中国教科书的奠基人——辛安亭》
《湫水剧社》《走出吕梁的军需功臣》作为影像作品已
经出版了。还拍了《吕梁山的贺龙中学》《中共中央
西北局在吕梁》《林迈克和李效黎》《寻迹西北农民
银行》《红军东征》《挺进大西南》《晋绥日报漫忆》

《晋绥军工记忆》《百年易风》《胡兰班的故事》等等
纪录片，有的在电视台播出，有的还在后期制作中。

山西晚报：这么多作品都出自您的镜头？
杨晓峰：是啊，都是我一个人自编自导自采自

拍自剪，自己撰稿、自己制作。
山西晚报：这么多工种都是一个人干？
杨晓峰：是啊，（谦虚地笑）我是个多面手。我

之前是吕梁电视台管技术的主任，干了十几年，后
来电视台进入数字化时代，技术变化了，我也想让
自己有些改变，2000年左右就当了老年节目《夕阳
今更红》的栏目制片，后去了新闻评论部，后来又到
了纪录片制作中心。我是从零学起，先搞了技术，
后搞了艺术。虽然从某个工种来说我不是做得最
好的，但多年的电视台工作经验让我既做撰稿、又
当编导，既是摄像，又是编辑。也正因为这样，我才
能踏上追寻晋绥历史、记录英雄吕梁这条路，要不
拍不出来啊。

山西晚报：一肩挑是一种无法想像的辛苦，
为什么这么执著地记录吕梁的红色历史？

杨晓峰：2006年，我外出路过临县林家坪村西
北军工烈士塔，趁停车小歇时仔细看了塔身，一看就
走不动了。上面记载着西北军工的革命事迹，在烈
士塔正前方的石碑上，篆刻着中共晋绥分局的题词：

“半殖民地半封建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
下挺身而起为民族争生存，为自己求解放，与敌人斗
争而光荣牺牲。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们，不论他功
绩的大小，事迹的轻重，都要被搜集起来而流传，藉
以表扬过去，激励将来。”这种牺牲真不能忘记啊！
历史更不能忘记！加上我办节目那么多年，走过了
吕梁山的沟沟梁梁，接触过许多解放前的老同志，便
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把这些经历过抗战的老人们
的话记录下来。从此实实在在只做一件事，那就是
追寻、挖掘、抢救、传承吕梁的红色文化。当时我就
给自己定位：一是抢救采访曾经在吕梁山战斗过的
革命老人，二是追寻从吕梁走出去的南下干部。

山西晚报：那您的红色拍摄就是从西北军
工开始的？

杨晓峰：是的，但这个战线也拉得最长。因为
一开始人不好找啊，后来是线索越来越多，总是结
不了尾。由于人手不足，经费也几乎没有，我只能
边拍、边编、边联系出版。我一个人做这件事，要全
国各地地跑，花费时间，直到今年这部五集的《晋绥
军工记忆》才算告一段落，采访了一百三十多位老
军工及其子女，每集五十分钟，刚配了音，准备进入
后期编辑。

山西晚报：您是怎样找到这些人的？
杨晓峰：难就难在追寻上，一开始人的确不好

找，茫茫大海里找，特别艰难。最初的寻找仅限于
林家坪一带的五个村庄，当时这五个村庄曾是晋绥
军区的兵工厂，采访了一些村里的老人，拍了兵工
厂的遗址、老房东、见证人、亲历者。2015年11月
的时候得到一条线索，我便南下去了成都，找到一
位从吕梁去了成都的老军工，通过这位老人又采访
到了十几位晋绥老军工和子女，从这里开始，追寻
的人数越来越多。

追寻、挖掘、抢救、
传承红色文化

山西晚报：您在找晋绥军工的同时还拍
了其它主题的红色纪录片？

杨晓峰：在寻找的过程中，有了其它线索，
我就先拍。我搭建了二十几个框架主题，有“挺
进大西南”“蔡家崖、小延安”“吕梁第一个党组织
的诞生”，有“山西第一支工农武装”“红军东征孕
育的千古绝唱”“刘志丹血洒吕梁山”等题材，这
些纪录片我都拍出来了。虽然视野开拓了，主题
多了，但我有一个标准，只拍以吕梁山为核心的
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内容。

山西晚报：这也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支撑吧。
杨晓峰：所以我家有几柜子相关的史料书

籍，我买了许多，不停地看。有时去采访，有些老
人也会送我一些回忆录、简史方面的资料。我还
会到档案馆、图书馆去查阅，也去过两次中央党
史研究室档案室。

山西晚报：您都采访过哪些人？
杨晓峰：我从开始做这件事，到现在已经采

访了一千多人。无论在哪儿，只要碰到八十岁以
上的老人，我都会认真打听当年晋绥边区的事
儿，也常常颇有收获，因为这是一块英雄的土地，
每一位老人脑子里，都有一部自己经历的“吕梁
英雄传”。我采访过的人不仅有开国将帅和他们
的后代、120师老兵及其后人，也有许许多多普
通的亲历者。我常参加一些晋绥子女举办的寻
访及公益活动，比如烈士遗骨收迁、359旅寻访
杨家会八一小学、晋绥之女寻奶娘活动，通过原
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的女儿李力清大姐，我还认
识了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晓明，并先后采访三次。
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
惜分、纪希晨等5名1948年毛主席接见的《晋绥
日报》编辑、记者，毛主席的警卫员高富有、石国
瑞也都采访过。

山西晚报：老人们年龄都不小了，体力、
听力、表达能力都有所下降，采访起来应该有
难度。

杨晓峰：大多90多岁了，讲半个小时二十
分钟就得休息，说得激动了就得停止，约第二天
再采，而且我采访时都会让家属陪同，得保证老
人的健康。这样的采访最费事的是剪辑，你不能
要求老人讲什么，就要让他们散开了讲，所以内
容量巨大。不过，也因为这样的讲述方式，我获
得许多珍贵的画面和资料。

山西晚报：拍了这么多人，是不是唤起了
许多人的记忆？

杨晓峰：采访过的很多老人都成了我的好朋
友了，他们常常托我代他们看看奶娘，看看邻居，看
看乡亲。我几次去四川采访南下干部，每次去时给
老人们带点他们想吃的“吕梁油饼子”，他们叫“油
锄片”。至今还有几十位老人和我加着微信，常视
频呢！我还曾经邀请过抗战期间国际友人林迈克
的儿子詹姆斯·林赛回到离石探寻父母足迹，也帮
助17位军工的子女来吕梁，因为他们也想寻访父
母的革命足迹，看看自己小时候曾经生活过的地
方。有一个军工子女找到了他96岁的奶娘，哭得
泣不成声。后来，每年过年，他都要给他的奶娘邮
一千元钱。我都用影像把这些记录下来了。

获得许多珍贵的画面和资料

山西晚报：这么多年，您都
去过哪些地方？

杨晓峰：光成都就去了五趟。
还有北京、广州、青海、西昌、西安、武
汉、延安、湖南、杭州、广州、新疆、兰州
等等地方，有十几个省几十个城市。

山西晚报：背上几十斤的摄
像机、三脚架、电脑笔记本到处跑。

杨晓峰：习惯了。因为身上已经
负重不少了，每次采访我都不敢带水杯。

山西晚报：通常一个地方能
采访到几个人？

杨晓峰：我去一个地方一般不
是采访一个人，所以还得合理安排，因
为老人的采访时间是没办法把控的。
我去某个地方采访一般坐晚上的火
车，能省一天住宿费，也从来不提前订
房间。早上下了火车，坐公交车或者
地铁直奔目的地，一天的采访完成
后，再到第二天要采访的地址附近找
最便宜的旅馆。有一年夏天，我去成
都，在每天100元的旅馆里住了半个
月，采访到57个人，都是当年的南下
干部，是我拍的《挺进大西南》的素
材。还有一回在北京，被采访者家周
围实在找不到便宜的旅馆，住了一晚
上600块钱的房间，心疼坏我了。

山西晚报：有没有约好采访
却扑空的时候？

杨晓峰：有啊，很多回，都是
老人，难免有个不舒服，有级别高
的偶尔还会有其它事，北京和成都
都有去了却没办法采访的情况，我

就只好打道回府了（笑）。
山西晚报：您还挺乐观，不

感到累吗？
杨晓峰：也累。奔走了十几

年，已经用掉了几百盘磁带、存储
卡，换了好几代摄像机了。你看看
我这两只眼，眼袋有桃子那么大，我
常常从凌晨工作到深夜。再看看我
的手，一块白一块黄的，都是做这件
事以后有的，有一种难言的苦啊。

山西晚报：受苦受累还贴上
钱，值吗？

杨晓峰：已经上了这个桥了，就
得走下去。见到那些经历风雨、至死
都热爱那段历史的老人，听他们讲述
每一个过往、每一个细节，都是财富
啊，当然值得。我在成都采访过晋绥
革命根据地文联的一名战士，叫亚欣，
收集了许多上世纪40年代的晋绥民
歌。95岁的老人见到我时激动得痛哭
流涕，说他在吕梁山战斗12年，终于有
人听他讲在吕梁的故事了，再不讲就
让他带走了。你看看，这是在抢救
啊！我采访过的一千多人里，有百分
之八十都去世了。

山西晚报：您在记录历史。
但这样奔走，家肯定是顾不上，
家人理解你吗？

杨晓峰：没有家人的理解我
也走不到今天，家里的一切我几乎
都不管，我贴的钱还都是家人和姊
妹弟兄接济我的，三万五万的。偶
尔也有朋友支持我经费。

终于有人听他们讲吕梁的故事 我能做的就是不停地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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